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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土狗的面聖之行
　　康熙五十六年（1717）九月十九日在熱河

避暑山莊，康熙皇帝接見了一群來自南方、遠

渡重洋而來的七名男子，還有四隻獵犬。他們

是來自臺灣的平埔族原住民，而隨之在側的獵

犬，則是原住民視為珍寶的臺灣土狗。

　　這一群由人與狗所組成的難得貴客，為何

會千里迢迢來到熱河？派送原住民及臺灣土狗

前來的閩浙總督覺羅滿保（1673-1725）於兩個

月前所奏陳的滿文奏摺，詳述了過程。四月他

在浙江巡視之際，特遣武官千總李岩到臺灣覓

尋善跑之「麻達番子」—也就是尚未結婚的

單身原住民男子。而李岩或在駐臺官員的協助

下，先是網羅了十名來自諸羅縣屬北路的麻達，

當中一位名為焦力烈。經過評選後，最後選擇

了其中七位準備進京面聖，他們不僅攜帶著平

時打獵的弓箭標槍，並且還帶上了打獵時的好

幫手—獵犬。而覺羅滿保接見臺灣的原住民

時，親自勘驗了他們的武器及土狗，他在摺中

陳報指出，臺灣犬雖跑不快，然咬物有力，故

一同交付李岩帶往京城，呈進閱視。康熙皇帝

在收到奏摺後，批下了「試試看」之滿文硃批，

同意了覺羅滿保的安排。而可能抵達的時間正

好天子駐蹕熱河，方有了前述的避暑山莊之行。

（圖 1）

　　此次接觸可能讓皇帝留下甚深的印象，因

此隔年，也就是康熙朝的最後一個狗年，李岩

護送原住民與土狗一行回臺灣後，又再挑選一

批原住民前往北京面聖。經過找尋募集後，這

次共有九名原住民，其中一位名為沙賴者還曾

參與過前一次進京行動，此次並願意再次北行。

故康熙五十八年（1719），覺羅滿保將此九名

原住民再交由李岩，連同其他貢品，一同護遣

赴北，這也是臺灣原住民第二次與大清天子的

接觸。於三月二十八日報告的滿文摺中，總督

特書此次隨送者，包括臺灣所出產之番檨秧、

番茉莉花、竹子、牙蕉等，並沒有提到是否仍

有臺灣土狗隨行。（圖 2）但覺羅滿保可能為求

慎重，還另外用紅紙書寫一張貢單，逐項列出

恭進之物，當中包括了「臺狗四隻」，故可知

臺灣犬又再次跨越重洋，進京一遊。1（圖 3）

　　康熙皇帝接到奏摺及貢品，實際逐一觀覽

了上貢的各式物品及臺灣土狗，因除了在滿文

摺上寫下硃批，更可在紅色的貢單上看見天子

用墨筆逐一批示的筆跡。整體而言，清聖祖認

為「知道了。此等物件皆無用，且前所得者朕

今年（2018）進到了十二生肖中的狗年，若把時序倒回三百年前，亦即康熙五十七年（1718），

同樣由戌狗當值。而清聖祖愛新覺羅．玄燁（1654-1722）在他任內最後一個狗年的前後，竟二度

接見了遠渡重洋而來的臺灣獵狗，還親筆批下了他的觀覽心得。牠們究竟在何種因緣際會之下，

千里迢迢北赴京城？以下略作分析。

臺灣獵狗進京去
從康熙朝覺羅滿保的奏摺談起
■ 蔡承豪

圖1　閩浙總督覺羅滿保滿文奏摺　奏聞遣員護送臺灣番子進京摺　康熙56年7月18日　7扣　故宮156186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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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族群並認為狗本來是人，後方轉化而成犬。

　　在考古資料中，臺灣島民與狗的關係可上

溯至新石器時代。而在歷史時期，從文獻圖像

資料中，更可看見在日常生活內臺灣土狗與原

住民緊密的關連。牠們在部落內活動，擔任了

居家警戒、助獵，甚至於部分品種還提供其犬

毛，供作編織之用。而許多部落酋長、長老，

蓄有不少獵犬，除了日常之用，亦可能是作為

一種財富的象徵。（圖 4）

（一）警備

　　居家警戒是與人群生活在一起的狗類基本

的功夫，一旦有陌生人靠近，甚至敵對部落前

來襲擊時，家犬往往可以提供及時的示警功能。

對於部落而言，實是安心的好幫手。在明萬曆

三十年（1603）十二月由隨勦倭軍來臺的文士

陳第所撰的《東番記》內，描述其所見的臺灣

物產當中，「畜有貓、有狗、有豖、有雞，無馬、

驢、牛、羊、鵝、鴨」，強調狗是豢養於部落

內的家畜。

　　荷蘭東印度公司治臺時期，大量招攬漢人

前來開墾，並劃撥土地供農人經營。然諸多土

地皆在原住民部落附近，儘管獲得了公司賜予

的開墾權力，對部落獵犬而言，這些外來的開

墾者，甚至用於耕作的牛隻、放牧的羊等，皆是

外來的侵入者，自是時時保持警戒，偶便造成傷

培植後已很繁盛，京城各處皆已培植，不必再

進。若係朕欲覽之物，再寄來吧」。而覺羅滿

保雖在臺灣土狗下小字註記：「試過能拿鹿」，

然仍被批上「無用」、「不及京裏好狗」，反

映其個人評價。

京城觀點以外的在地評價
　　我們無法從文獻史料上得知覺羅滿保看到

這樣的批示後，有什麼樣的反應，說不定是沮

喪、也可能是繼續努力思考下次該另挑選哪些

物品。但或許我們可以先思考的是，這樣的一

位方面大員，為何這麼有自信選擇了外型、體

型相對不及義大利籍宮廷畫師郎世寧（1688-

1766）所繪《十駿犬圖》各色名犬的臺灣土狗？

　　地方督撫常將轄區內特殊之物產及族群奏

報並呈送予皇帝觀覽，使遠在京師的天子亦能

瞭解地方情況。臺灣於康熙二十三年（1684）

正式設治，納入大清的版圖，而此地最特殊的

風土民情，莫過於是原居於此地的各族群原住

民。在原住民的生活當中，狗佔有重要的地位，

亡事件。荷蘭東印度公司因而不得不在召集各部

落的地方集會當中，宣布要各社居民不要任意放

牧狗群，並且必須用狗鍊拴起來。2可見忠心耿

耿的獵犬相當盡責的擔任警備的角色，以及其

凶猛的攻擊力。

（二）助獵

　　而臺灣土狗最常被各式歷史資料所稱頌者，

莫過於其助獵的能力。原住民在出獵時，除備

妥武器，往往並帶上自家獵犬，以其先行追逐、

攻擊，後人們再進而射捕獵物。

　　於康熙二十八年（1689）刊行，由臺灣知

府蔣毓英編纂的臺灣第一本方志《臺灣府志》

中便載錄：「犬：產之番社，而能捕鹿，不嚙

人」。數年後另由高拱乾所編輯的《臺灣府志》，

亦稱「犬：產之番社者，能捕鹿，名田犬；如

獫歇驕之類」，給予了一個名為「田犬」的正

式名稱，強調善於捕鹿。

　　為了讓獵犬更適於奔馳於山林之間、且避

免在追捕獵物時受傷，原住民常會預先為愛犬

進行剪耳。在十七世紀的觀察報告中，已經指

出不少臺灣中南部的原住民，其飼養的狗泰半

屬於長耳朵類型，且每戶都會養上相當多的數

量。3

　　康熙晚年刊行、約等同臺灣土狗上京時期

的《諸羅縣志》，則稱：「犬大如黃犢，吠聲

殊異。剪其雙耳，以草木叢密且多莿，欲縱橫

馳驟無所掛礙也。能生擒者曰『生齩』，獨擒

者曰『單倒』。捕鹿獐，發示追靝，百不失一。」

（圖 5）4以誇飾的方式指出，臺灣的獵犬體型

宛如小牛一般，而且有著特殊的叫聲。其捕鹿、

獐的能力可謂百無一失，甚至還可依其能力，

評比為生齩、單倒二種。而其飼主因擔憂在叢

密且多莿的草木間奔馳時傷及雙耳，故會預先

剪耳。

圖2　閩浙總督覺羅滿保滿文奏摺　奏進臺灣番子土產芒果等物摺　康熙58年3月28日　6扣　故宮156215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3　閩浙總督覺羅滿保　奏進番茉莉等物清單摺　康熙58年3月28日　4扣　局部　故宮156216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4　日治時期　原住民青年與獵犬　繪葉書　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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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臺灣土狗助獵的場景，則可見諸於由巡

視臺灣監察御史六十七使臺期間（1744-1747）

命工繪製之原住民風俗圖《番社采風圖》，當

中〈捕鹿〉一圖，即生動的描繪出中部地區原

住民與三隻花色各異臺灣土狗圍獵鹿群的情況。

鹿雖然奔馳快速，但耐力不及土狗，故終為所

獲，獵人們則隨後而至，充分反映出兩者合作

無間的景況。（圖 6）

　　在國立故宮博物院院藏描繪各地少數民族

景況的《職貢圖》彩圖內，於〈彰化縣大肚等

社熟番〉圖中，以當地一位背弓持箭的平埔族

勇士隨配臺灣土狗，以為呈顯該地原住民特色

的構圖樣態，用射獵活動為中心，凸顯兩者緊

密的關聯。（圖 7、8）故宮數年前並以此圖為

樣本，在《國寶娃娃歷險記》動畫中，描述了

一段臺灣土狗「小黑」在國寶娃娃、玉辟邪、

玉鴨協助下，搭乘集字號大同安梭船穿越時空，

橫渡黑水溝回臺尋覓主人的驚險傳奇。

　　這種持武器的勇士搭配臺灣土狗的構圖法，

也是西洋攝影師用以呈顯臺灣原住民與狗之

間緊密關係的手法。出生於蘇格蘭愛丁堡，是

十九世紀最重要、也是首批旅行到遠東的攝影

家之一的約翰‧湯姆生（John Thomson, 1837-

1921），於同治十年（1871）從打狗港（今高雄）

踏上臺灣的土地，後他背上沉重的攝影器材，

造訪甲仙、六龜及荖濃溪流域，為西拉雅族的

獵人、少女、孩童、屋舍等，留下永恆的容顏。

他的攝影，後部分被以石印技術轉化印刷成書。

院藏一張〈原住民狩獵者圖〉中，一老一少的

裸足平埔族人，赤裸著精壯的上身、頸上掛個

吊飾，拿著狩獵用的火繩槍，眺望著某個方向；

而右方陰影中的小孩，則正撫摸著忠實的伙

伴—臺灣土狗。一靜一動間，構成既衝突又

和諧的光影。（圖 9）

圖 5　清　周鍾瑄　諸羅縣志　捕鹿圖　出處見註 4 圖6　清　六十七　番社采風圖　捕鹿圖　國立臺灣圖書館藏

圖7　 清　謝遂　職貢圖　卷2　彰化縣大肚等社熟番　中畫000047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8　 皇清職貢圖　清乾隆間寫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彰化縣大肚等社熟番　
故庫011003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三）編織

　　而除了上述一般可以想見的功能外，某些

特殊的臺犬還以牠們的一身長毛，提供了動物

性纖維作為原住民婦女編織之用。

　　環顧世界上動物性纖維的來源，主要來自

於蠶絲、羊毛、兔絨等，但原住民部落內基本

上皆缺乏這些動物。即便臺灣有野兔，也難以

大量且穩定的提供毛料。伴隨在原住民身旁的

長毛犬，便肩負起提供補充性動物性纖維的任

務。

　　首份明確記載臺灣西拉雅平埔族人使用狗

毛用於日常編織者，為荷蘭東印度公司的第

一位傳教士甘治士（Georgius Candidius, 1597-

1647）。他在位於今臺南地區的新港社等地服

務約一年半後，於 1628年發了一封信件，向荷

蘭當局報告他在部落內的所見所聞。其中他提

到當地原住民為了裝飾，每個指頭都戴一個戒

指，且為了使戒指不掉下來，就用狗毛做的紅

線綁著。而婚聘之際，禮物會包括四、五條粗

麻做的腰帶，十或十二件小狗毛衣（他們稱做

ethatao），還會附上一大欉他們相當珍惜、稱做

ayam mamiang的狗毛。此外，用稻草和狗毛所

做成的頭飾，則像精緻的主教冠。5同時，甘治

士也指出原住民婦女在慶典中穿著以狗毛織成

的服飾，這是她們最珍貴的服飾，故每年將這

種狗的毛拔下，撚紡成線，染成紅色充作衣服

的裝飾。6

　　進入清代，根據中文資料，在南部的某些

部落，及南投、臺中等地的原住民，會以狗毛、

或揉混苧麻、或雜以樹皮、或有染色，編織成

線，製成戒指、頭飾、衣服、毛布、毛被、毛

毯、紗頭箍、髮辮飾品等，且記載頗多。如康

熙三十六年（1696），為了採硫而臺灣南北走

透透的郁永河，在其著作《裨海記遊》就提到說：

「冬寒以番毯為單衣，毯緝樹皮雜犬毛為之。」

尤其住在日月潭拉魯島上的邵族：「善織罽毯，

染五色狗毛雜樹皮為之，陸離如錯錦，質亦細

密；四方人多欲購之，常不可得。」點出了這

種雜有狗毛的織品無論是品質、色彩，皆有可

觀之處，且相當稀少。乾隆年間所繪的《職貢

圖》及四庫全書內的《皇清職貢圖》，皆沿用

前述的文字紀錄以為圖說。（圖 10、11）

　　《諸羅縣志》更指出大致位於今臺中豐原、

東勢一帶（圖 12）、屬平埔族巴宰（Pazih）以

及噶哈巫族（Kaxabu）的烏牛難、樸仔籬等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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秀的臺灣犬，可非容易之事。

　　臺灣土狗既為原住民的好伙伴，如前所述

又於各領域出類拔萃，對於原住民而言可謂是

極重要的資產。於康熙晚期遷調臺灣任海防同

知、又曾攝諸羅縣職、滯臺三年有餘的孫元衡，

於康熙四十四年（1705）路過他里霧（今雲林

斗南）便作詩云：「林黑澗逾響，天青山更高。

諸蕃能跽拜，前隊肅弓刀。臥簟惟功狗（蕃人

最珍猛犬），喧枝盡伯勞（林無他鳥，惟伯勞

爭擊）。不因程計日，待獵看風毛」，道出該

地原住民最看重者莫過於是猛犬。

　　數年後來臺的文士吳桭臣（1664-?）更記下

一則異聞。係在康熙五十二年（1713）冬天，當

時的總督范時崇（1663-1720），欲購買臺灣土

狗用以上貢，地方官員以一頭三、四十金的高價

內，有一種類似西洋品種的「異種之狗」，其

長二、三寸的白色長毛細軟如綿，所以原住民

用之作為編織原料，並用茜草染成紅色。因此

當地的狗「惟存其鞹」，毛都被剃拔個精光。7

　　數年後，於康熙六十一年（1722）來臺的

首任巡視臺灣監察御史黃叔璥（1682-1758），

在其著作《臺海使槎錄》中也說，分佈在彰化、

南投、雲林一帶的洪雅族（Hoanya）南投、北

投、貓羅、半線、柴仔阬、水里等社，「用白

獅犬毛作線織如帶，寬二寸餘，嵌以米珠。飲

酒嫁娶時戴之」。洪雅族和巴宰族同在中部地

區，這種「白獅犬」，很可能便是《諸羅縣志》

所提到的「異種之狗」。（圖 13）

　　而為了編織，黃叔璥並提到原住民婦女「用

圓木挖空為機，圍三尺許，函口如槽，名普魯。

以苧麻捻線，或用犬毛為之，橫竹木桿於機內，

卷舒其經，綴線為綜，擲緯而織，名達戈紋」。

這種名為達戈紋的織品，另又有稱為卓戈文，

乾隆中葉鳳山教諭朱仕玠（1712-?）就其親身所

見，指出「予所見係褐色、藍色，方闊三尺餘，

質類布毯，土人又名番包袱。番人織以為衣；

土人買之，以為衣袱。」但二者究竟是否為同

一物，又原料是否皆有摻混狗毛，學者間仍未

有定論。8但可以肯定的是，不少部落的原住民

確有使用狗毛為織品原料，並且視為貴重物品，

部分並用於販售。

人犬情深
　　身為方面大員的覺羅滿保，在前任福建巡

撫時，就已經每年上貢福建的荔枝及轄內地方

特產予天子御覽。而在匯集了各方消息後，認

定臺灣土狗確有可觀之處，遂篤定將其作為新

的貢物進獻。而前赴京師的獵犬，應當是原就

伴隨著上京原住民的家內土狗。但要徵集到優

圖10　 清　謝遂　職貢圖　卷2　彰化縣水沙連等社歸化生番　
中畫000047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11　 皇清職貢圖　清乾隆間寫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彰化縣水沙連等社歸化生番　
故庫011003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交涉，原擁有者初始由於特為珍惜，故一時不

願出售；後可能歷經幾番交涉，方願意割捨。

買入之後，數頭高大且已經剔去其耳的獵犬便

先暫養於臺灣知府衙門，並鎖於廊柱下。臺灣

土狗的威勢傳聞已多，購入後亦常唬叫不已，

但吳桭臣初始仍半信半疑。直至某日，園中有

鹿經過，其中一隻猛犬竟然奮力掙脫鎖鍊，撲

殺了倒楣的不速之客，吳桭臣方終信其威猛。9

　　約略數年後的《諸羅縣志》紀錄了可能是

同一件事情，其稱原住民「以田犬為性命，時

撫摩之，出入與俱。數年前，有長官欲購，番

一犬弗與，強而後可。犬出，舉家闔戶痛哭，

如喪所親。」10這段短短的文字間，人狗之間的

親密情感躍然紙上。在受迫不得已出讓如家人

般親密的田犬之際，原部落飼主舉家闔戶痛哭圖9　 D. Maillart　原住民狩獵者圖　購圖000007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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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捨，宛如親人過世；也看到為了購取土犬，

官員當是使用了強硬的手段。惟強購來的獵犬，

是否有順利抵達御前觀覽，則不得而知。

　　而巡臺御史黃叔璥所提到的白獅犬，也表

示原住民「最重此犬，發縱指示，百不失一；

或以牛易之，尚有難色。」可看出臺灣土狗奇

貨可居，故讓官員不惜砸下重金，亦要入手用

以上貢。而亦有一般人士，或聽聞臺灣土狗猛

捷事蹟，不吝揮擲重金，將之購買回內地省分

畜養。11

真面目為何？
　　臺灣土狗既是如此珍貴且難以獲得，也無

怪乎閩省大員們積極想要將其送赴京城，讓聖

上一觀其廬山真面目，絕非是野人獻曝、自討

沒趣。然康熙皇帝所看到的臺灣獵犬，究竟是

何種樣貌？

　　一般談到臺灣土狗，想到的可能就是帶有

南瓜頭、杏仁眼、蝙蝠耳、鐮刀尾等特徵的黑

色土狗。《職貢圖》內所繪的獵犬，雖然仍有

些許出入，但凸顯的特徵大抵類似。但當時的

臺灣土狗，是否只有一種樣態？

　　在荷蘭時代，外來的成員引進了大型的歐

系犬種，引入的目的除了用於獵捕，並可能藉

著其威勢展示統治者的殖民威儀。這些獵犬除

自身繁衍，甚至流入原住民部落內及漢人手中，

與臺灣土狗交配繁殖。由於荷蘭獵狗數量過多，

1647年，荷蘭東印度公司甚至得頒布命令，要

求飼主把所養的獵犬攜至公司的秘書處進行標

記。

　　這些獵犬至清代仍被時人所目睹，如《諸

羅縣志》描述烏牛難、樸仔籬等社所豢養之犬，

即「狗類西洋，不大而色白」，然既被稱為白

獅犬，體型當不會太小。乾隆中葉任鳳山縣教

諭的朱仕玠，其在臺灣道臺衙府內所目睹的田

犬，約重可六、七十斤。而略晚於朱仕玠來臺

任職的朱景英，則稱「番犬高倍常犬，狀尤獰

猙」，皆非一般印象中的臺灣黑狗。

　　但在覺羅滿保的奏摺當中，或是清聖祖的

相關起居注、實錄當中，尚缺乏進一步的資料。

或許就讓我們暫且觀覽著《職貢圖》內掛著項

圈的「小黑」，揣想其先祖於三百年前的狗年

歲曆前後，千里進京的傳奇故事吧。（見圖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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